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结
束街演后，罗小罗和太太收拾
完现场，把所有演出和拍摄用
的设备器材都搬上车，然后往
家赶。他们的车辆很快加入了
上海街头的车水马龙，没来由
的，他感到一阵幸福。 自己刚
刚度过了忙碌而又充实的一

天，意识到这一点让他心里感
到踏实。

这个时间点市中心还有

些拥堵，罗小罗想象，不知道
前方车流中的某辆刚才是否

也经过了他表演的现场，不知
道车里的人会怎么看这样的

场景。
“我觉得进行街演的人和

看他们表演的人群组成了一

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展现了我
们这座城市美好生活的一部

分。 ”罗小罗说，“我从来不觉
得自己是在卖唱，相反，我觉
得街头表演是一件很高大上

的事。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大都
市里， 都有街头艺术家的身
影。 ”

顺着他的话往下想，我们
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表演为一

座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增添了

一个新的维度。 也就是说，他
们成为了城市文化建设的进

程中不自觉的参与者。想象一
下，如果巴黎的蒙马特高地上
没有那批自发的画家，如果伦
敦的考文特花园少了那些想

象力爆棚的民间艺人，城市的
文化地图上就将失去一些显

著的地标。
给百姓唱歌， 被百姓点

赞，他说，“在一座像上海这样
的城市里， 只要你努力了，就
能获得认可。 ”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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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漂”19年
从民间歌手到网络红人

罗小罗：在上海，
你努力了，就能被认可

� �在街头表演意味着什么？
彻底的自由，完全的把控

来上海前，罗小罗在桂林做驻唱歌手。
月均入手三四千元，彼时属于当地的高薪一族。但时间一久，

他觉得不对劲。“我只有 20岁出头，还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干一番
事业”。
他成了一名“沪漂”。当年婚纱摄影很热，于是他买来一台单

反对自己说：就干这个！靠着读师范期间学习美术的底子，他开了
一间摄影工作室，开始现学现卖。在这一行待了六七年，“非常不
快乐，感觉无比孤独，内心还是渴望音乐”。
罗小罗结束了这次所谓的创业，开始专心做音乐。作为一个自

由音乐人，他多年从事过各种和音乐有关的工作。他这样形容那些年
的状态，“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也是一个干着自己喜欢的事的人。”
罗小罗后来意识到，自己在从事婚纱摄影时期对于音乐的渴

望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自由的憧憬。
“你看，摄影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张照片的好坏还要依

靠拍摄对象的配合度和表现力。因为每个人参差不齐，你就会有痛
苦。”但是唱歌不一样，自己唱自己的。尤其是在街头表演，“等于
拥有了彻底的自由。”因为所有东西，从设备到曲目都可以自己把
控。
罗小罗最初是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在静安公园门口表演，那

是2019年。他找人打听：想去那里演出应该怎么做？然后他听说，
需要先参加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组织的街头艺人资格考试。
考试的项目主要是才艺表演，“行业协会觉得你有这个资格

进行街演，就会发证给你。”他很快拿到执照，成了一名有资质的
街头艺人。
一切都需自己准备，但他喜欢把控一切的感觉。这种把控到了

什么程度？连音响的电力系统也是自制的。
“我的嗓门比较柔比较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扩音设备把声

音放大，它其实是没有优势的。”他一度遭遇了街头表演的一场存
在危机。“用大功率音箱对电压有要求，普通蓄电池带不动。唱到
音量大的时候就因为电压不足跳了，我不得不唱到一半停下来，跟
观众说对不起。”
他专门请教了一些电工，知道了逆变器的存在。最后，成功自

制了一套电力系统，使用了 5000 瓦逆变器。

最好的场地资源，
无偿提供给街头表演的艺人

街头艺人一切都要自力更生，但是罗小罗说，他已经非常感
激。他需要的只是一方表演的场地，而他所获得的都是一座城市里
最好的场地资源，它们被完全无偿地提供给了他以及和他一样的
街头表演者们。
地处南京西路和华山路交界处的静安公园，拥有上海最好的

市口之一。时间一长，他的表演聚集起一些粉丝。然而从默默无闻
到被很多人关注，他走了很长一段路。
2020 年，第一波新冠疫情袭来。罗小罗闲在家中，留意到有同

行在直播。他想起电脑里存着海量的视频素材，于是开始每天发布
自己的演唱视频，“一连发了十几个，没什么动静，就没人看。”差
不多准备放弃了，他想，干脆去做美食主播吧。因为那阵子美食主
播也很吃香，而自己又喜欢做菜。“我当时锅都买好了，各种摄影
器材也都准备好了。”
罗小罗决定最后再尝试一把。那天，他发布了一首歌，无印良品

的《身边》，“非常轻松非常温暖的一首歌，第二天醒来一看，突然一
夜之间点赞 99+了。”就从那时候开始，他的流量渐渐起来了。
当他在网上火了以后，线下来围观他表演的人也越来越多，他

们中甚至有人从外地专程赶来。粉丝跟着他在不同的演出地点转
移，而稍稍来晚一些的人，只能站在几圈人群之外扒着前排人肩头
的空隙往里张望了。

城市发展最直接的观察者，
于无形中感受上海的温度

街头艺人的性质决定了，当他们被看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在
看。当罗小罗开着自己一车沉甸甸的演出装备奔向一个个不同的
演出点时，他其实是在不经意间进行了一场场另类的City Walk。
某种程度上而言，罗小罗这样的街头艺人是这座城市发展最

直接的观察者。在静安公园门口弹唱的日夜，他见证了那片著名的
下沉式广场改建起全球第二大苹果店的过程；静安大悦城的摩天
轮下，他闭上眼闻到了朱光玉火锅和刘栋梁大排档传来的浓浓烟
火味道；天安千树的台阶上，他大口呼吸着 1000 多棵绿植释放的
清新气息，感受苏州河在脚下流过……
作为一名街头工作者，他虽然时

时身处城市的日新月异之中，却不
被城市发展的脚步所打扰。因为
一切改变都如绣花工夫般精
细地落到了微小之处，不知
不觉中让人感受到城市的
温度。
对此，罗小罗深有体会。
今年年初在艺海剧院举

行“罗小罗新春音乐会”前，
他已经在静安文化馆举行过一
次不售票的演出。那天，虽然天寒
地冻，现场 200 多个座位被秒占，
组织者体恤地将他的街演搬到室内。
这次之后就有粉丝带头倡议，希望他

可以多举办一些室内演出。这样大家可以坐
得更舒服，音响等现场效果也更好。说做就做，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新春演唱会”。演唱会举办
两场，票价从80元到 380元。开票 5分钟内，总
共 2000 多张门票被一抢而光。
有媒体当时采访爷叔阿姨，他们表示：“这

个票价又不贵的咯，平常一次打赏也要 100 块
了。”
上海的爷叔阿姨和罗小罗之间，可算是“双

向奔赴”。那些对他们“胃口”的歌，也是他本身
爱唱的歌。“所以这里就有一种共鸣，”他说。
有的人时刻担心被时代抛到身后，但罗

小罗没有这种焦虑。“上海很多元，每个人都
可以跟着自己内心走，我没有刻意去迎合，
让自己开心地去唱喜欢的歌，然后去吸引
自己能吸引的那一部分听众。”

21岁这年，广西青年罗小罗来到上海打拼，一晃 19 年过去了。
他说：“日子过得好快，明年就满 20 年咯”。

如今，他早已不是一名普通“沪漂”了，从静安公园门口表演的
民间歌手到网络红人，他在全网已拥有逾 200 万粉丝。

在安福路歌唱、在复兴公园歌唱，在“梅恒泰”歌唱，在“上海之
春” 国际音乐节歌唱……看到本地爷叔阿姨追随着他行走在大街
小巷的身影，我们更理解了这座城市在 75 年前获得自由的意义。

一座自由的城市，必然是一座包容和多元的城市，一座接纳无
数异乡青年和他们或大或小的梦想的城市；

一座自由的城市，也必然是一座属于人民的城市，为罗小罗和
万千像他一样努力奋进的人提供绽放自我价值的舞台， 无偿地给
予他们最好的城市资源。

罗小罗的成功，也是典型的上海式成功。即使在喧闹的网络时
代，上海也从不青睐一夜爆火式的成功叙事。务实的上海人有自己
的审美和评价标准，那就是，要想在这座城市获得认可，需要真正
的实力，以及足够的努力和耐心。

1103 献给上海解放 75周年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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